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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卷圣手”李丁陇

李丁陇李丁陇 （（资料图资料图））

全媒体记者 王振江 李贺建

1937年秋，河西走廊的风裹着戈壁
的沙砾，刮得人睁不开眼。一名背着半
麻袋画纸、穿着补丁粗布长衫的中年男
人，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下抬头望了很
久。远处祁连山的雪顶在阳光下亮得刺
眼，他攥紧了怀里的几杆竹管毛笔，转身
朝着敦煌的方向走去。

漫漫风沙中，这名决绝的男人叫李
丁陇。

他不会知道，自己这一走，不仅踏开
了敦煌艺术走向全国的大门，更走出了
一位中国艺术家横跨半个多世纪的风骨
史诗。

李丁陇，1905年出生于新蔡县城东
8里下邳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他是长卷画“世界之最金手奖”获得
者，和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梁并称为美
术界“四大才子”，是《现代画坛十二奇
才》里和齐白石、张大千并列的艺术大
家。1980年以来，国内外近20家报刊
及地方志书对他进行了报道和记载。中
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对他的画拍过新闻
片；上海电视台、香港电视台分别拍过电
视片；日本TBS电视台也为李丁陇的长
卷画拍过电视片；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
录》中，搜集的有“李丁陇”条目。文史学
家郑逸梅先生说：“我虚度九十有五了，
在这数十年寒暑中所交往的朋友中，莫
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
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
大于李丁陇。”徐悲鸿大师评李丁陇作品
之巨曰“洋洋大观”。中外驰名的大画家
李可染称李丁陇为“道长”。教育家苏步
青称之为“画伯”。

戈壁孤影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极少有像李
丁陇这样，把毕生心血都交付给敦煌的
画家。后人说起敦煌的临摹者，最先想
到的往往是张大千、常书鸿，其实，第一
个把敦煌艺术带出戈壁的，是这个孤身
闯黄沙的天中汉子。

1937年，上海沦陷。为了抗日，李
丁陇离沪，一路举办宣传画展30多次，
为抗日募捐，后到达西安。由于去延安
受阻，痴迷敦煌莫高窟的李丁陇自己出
资，邀约12名青年，开始了中国绘画史
上最艰苦卓绝的行程。因气候异常恶
劣，道路艰险，最后只有李丁陇和刘方两
人到达了敦煌。刘方的家在敦煌，到敦
煌后，刘方便回了家，到莫高窟作画的便
只有李丁陇一人了。

在敦煌莫高窟，李丁陇被艺术宝库
吸引，忘记饥饿、疲劳甚至死亡，他不停
临摹壁画。8个月里，他一条破被御寒，
没洗过澡、没剃过头，靠着刘方从家里送
来的青稞面充饥。当时的李丁陇衣衫褴
褛、面色灰黑、乱发过肩，当地有人看见
他以为是野人、疯子。就是凭着这股野
性和对艺术的狂热，他临摹了壁画千余
张。

李丁陇自作长诗《在敦煌八月》是其
在敦煌莫高窟的真实写照。诗中道：“纷
纷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水土
失常病浸体，火种须续夜焚香。莫高不
畏君子顾，洞矮最怕狈狼狂。树干暂当
攀天梯，干草施作铺地床。青稞苦涩肠
不适，红柳烧饭泪千行。”就这样，他不断
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为形成高
古瑰丽、雄奇鲜明、色彩纷繁的绘画特色
打下了扎实基础。

离开敦煌回到西安后，经过整理或

重新绘制，李丁陇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
窟艺术展览”，轰动了整个西安城。敦煌
莫高窟自1900年发现藏经洞以来，外国
人盗走了大量文物宝藏，李丁陇是第一
位涉足这座宝库的中国艺术家，故有“敦
煌探宝第一人”之誉。张大千、常书鸿及
摄影家罗寄梅都是受李丁陇影响后才去
的莫高窟。

1940年，李丁陇再次来到敦煌莫高
窟，仔细复核壁画原貌，弄清洞穴编号。
在我国画家中，两次到达莫高窟艺术圣
地探宝的只有他一人。几十年后，人们
走进他晚年工作的“八法草堂”，犹如走
进了西域敦煌——四周墙壁和屋顶都是
他临摹的莫高窟壁画。美国密西根大学
东方艺术史教授吐尼特，于1980年11
月参观了“八法草堂”后提笔写道：“这是
一个奇妙的下午，他把我们带到几千里
以外的西域。”

李丁陇为敦煌艺术作出了重要贡
献，甘肃人民惦记着李丁陇。1980年3
月，甘肃省歌舞团《丝路花语》剧组在上
海演出时，按甘肃省领导要求，剧组的成
员专门到“八法草堂”拜望了李丁陇。
1996年，敦煌石窟艺术展览在上海展
出，举办方特邀李丁陇出席。

画笔为民

李丁陇常对学生说：“画画的人，笔
不能只蘸着墨，还要蘸着人心。”他的笔，
从来不是用来描摹风花雪月的闲情雅
趣，每一次落下，都踩着时代的脉搏，装
着家国与苍生。

当“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李丁
陇兴奋不已，创作了反映中华民族威武
不屈、团结御敌精神的长卷《成吉思汗远
征图》。该图高3米、长35米，威武雄壮、
振奋人心，是李丁陇长卷画的处女作。
这幅巨作在国内展出后，交由来华考察
的英国议员胡特带往世界各地展览，引
起欧亚各国强烈反响，对弘扬民族精神、
募集抗战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画现
藏于英国博物馆。

1942年，李丁陇来到黄泛区，画下
《黄泛区写生图》。1946年，他第二次到
黄泛区，画下长卷《黄泛灾民还乡图》，该
画后由联合国救济署署长克利夫兰先生
带到美国展出，为中国灾民募捐。1985
年，李丁陇第三次到黄泛区写生。登上黄
河土坝，看到昔日让他悲伤的景象不见
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
又一次从花园口出发，依然是走着看着、
画着写着，沿着前两次走过的路线，一笔
一笔地记下了黄泛区的新貌，记下了黄泛
区人民改天换地的忘我劳动场面。回到
上海后，他绘出了220米长卷《黄泛区新
貌》。

上海解放时，李丁陇绘制了长卷《二
万五千里长征图》以作纪念。建国前夕，
他作为民建会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同友
人董希文相约各作一画表现开国大典盛
况。为此，李丁陇自筹经费到大西北采
风——他决定选取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中
最有活力的赛马场面来表现万民腾跃、
欢庆开国的热烈感情。

1950年3月，李丁陇完成40米长
卷《开国大典》，又名《御马图》。此画在
北京展出时，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观后给予很高评价。郭沫若、黄炎
培、沈钧儒、徐悲鸿等纷纷在卷首题词作
诗祝贺。

1956年，李丁陇在党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文艺方针鼓舞下，绘成40米
长卷《双百图》。此画由胡厥文题诗，后

作为国礼赠给来华访问的苏联元帅伏洛
希罗夫，现藏于莫斯科博物馆。1983
年，为满足社会各界的愿望，李丁陇重绘
《双百图》，画中飞禽百种、花卉百种姿态
各异，苏步青教授题诗曰:“鸟辟新宇尽欢
腾，花缀神州换旧颜。彩笔挥来浑未觉，
清音丽色满人间。”1986年3月，他荣
获“世界之最金手奖”。

李丁陇这辈子最瞧不上的，就是把
画作当商品待价而沽的人。解放初有个
美国商人找到他，出高价要买他的全部
作品，被李丁陇一口拒绝。他的画，只送
给值得的人——女排拿了五连冠，他连
夜画了17幅《雄鹰图》，让人转交给女排
姑娘；陈燕飞跳河救人，成了“三八红旗
手”，他打听到对方地址，把画好的《巾帼
图》寄到她单位；听说兰考的老百姓种泡
桐治沙，他画了20幅《桐花图》，给兰考
县委寄去，说“给老百姓鼓鼓劲”。

哪怕到了94岁高龄卧病在床，听说
南方遭遇特大洪水，他还是挣扎着要起
身。子女拦着他让他好好养病，他说：
“前线的战士在水里泡着，老百姓在受
苦，我躺着怎么能安心？”他硬是在病床
上完成了30米长卷《战洪图》。

晚年他创作了2000米长的《和平世
界图》，说要把这幅画送给联合国，向世
界传递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原上海市副
市长陈沂曾在参观《和平世界图》部分预
展时感慨：“李老一生都在做好事，实在
难能可贵。”

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说：“如无高深的
艺术，无伟大的精神，无卓越的构思，无
坚强的毅力，是不能完成如此巨著的。”

桃李春风

李丁陇这辈子除了画画，最上心的
事，就是培养后辈。他常说：“艺术不是
少数人的玩意儿，要让普通人家的孩子
也能学画画，文化才能传下去。”从西安
到敦煌、从许昌到上海，他走到哪儿，就
把义学办到哪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西安办中华
实用艺术专科学校时，他就定下了规矩：
凡是流亡来的学生，一律免学费，家庭困
难的还发生活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辞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职务，在江湾的民房
里办起了“八法草堂”，免费开书画班。
招生通知贴出去后，第一天就来了200
多人，有工人、有学生，还有从郊区赶过
来的农民。

他还以私人名义招了17名国画研
究生，轰动一时。《文汇报》专门报道了这
件事。有人说他傻，说他放着大学教授
不当，贴钱教穷学生。他只是说：“我小
时候趴在私塾窗外偷听课的时候，盼着
有个老师能教我。现在我有能力了，怎
么能看着这些孩子走我的老路？”

他独创的书画“八法”理论，把复杂
的书画技巧拆成8个简单的步骤，哪怕是
没有基础的普通人，学几个月也能入
门。这套理论通过“八法草堂”传了出
去，几十年里，草堂培养出了1000多名
书画界人才。

他在甘肃敦煌办临时书画班时，听
说附近民乐县有的孩子没学上，便卖了
20幅画，为当地捐建了一所小学。直到
现在，民乐县的关帝庙里还立着一块“李
丁陇兴教碑”，以表纪念。

在当时的美术界，李丁陇虽是大家，
但在无数受过他恩惠的学生心里，他永
远是那位穿着粗布衣服、天不亮就起来
伏案作画、对后辈掏心掏肺的“李老先

生”。学生去看他，他最常问的两句话，
一句是“最近画了什么新画”，另一句是
“有没有帮到别人”。

有个学生后来成了有名的画家，想
给他买套新房子，李丁陇摆摆手拒绝
了，说：“我住在这里挺好，墙上贴满敦煌
的画，就像住在莫高窟里。你要是有钱，
就多给贫困的孩子买些笔墨纸砚。”

根在天中

在外奔波了一辈子的李丁陇，最终
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晚年的他总念叨家
乡的土地，说“新蔡的红薯最甜，新蔡的
麦香最浓”。1984年回新蔡省亲时，他
拉着家乡文化学者王忠民的手，讲敦煌
的雪有多厚，讲少年时闹饥荒，母亲带着
他讨饭，3天没吃上一口饭，讲他一辈子
没忘的新蔡乡音。

1996年，家乡新蔡为他出版画册
《长卷大师李丁陇少、壮、老历程点滴》，
并成立“李丁陇书画研究院”。当年10
月，李丁陇携夫人回新蔡参加“李丁陇书
画研究院成立庆典暨李丁陇书画艺术作
品展览”开幕式，途经郑州时，受到当时
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亲切接
见。关山月等著名画家为展览题词或赠
贺画。家乡领导和各地来宾数百人出席
了开幕式。活动期间，李丁陇专门回到
他出生的村庄看了看，这是他最后一次
回家乡。

1999年1月22日，李丁陇在上海
离世，此前他刚被国际美术联合会授予
“艺术大师”称号。他的葬礼上，上海市
委的领导来吊唁，无数领导、友人、学生
发来唁电，300多人赶来送他最后一
程。送行的队伍里，有头发花白的老教
授，有他资助过的贫困学生，还有特意从
家乡赶过来的领导和亲友。

李丁陇的老友、著名文史学家郑逸
梅曾说李丁陇“奇”“野”“苦”。奇的是他
敢闯敢干，只身闯敦煌，成了第一位临摹
敦煌壁画的中国画家；野的是他骨子里
有豫南人不服输的韧劲，再苦再难也没
放弃手里的笔，冻得握不住笔、饿得站不
起身，也没动过回头的念头；苦的是他一
辈子布衣蔬食，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
过几顿好饭，把所有的钱、所有的心血都
给了艺术、给了国家、给了学生。

直到今天，当我们翻开敦煌的艺术
史，翻开中国现代美术的长卷，还能看见
那个穿着粗布棉袄、背着画夹的身影——
他从新蔡的乡野出发，穿过戈壁的风沙，
穿过抗战的烽火，笔底有飞天的灵动，心
头有苍生的温度，把一位中国艺术家的
风骨，画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他就像敦
煌壁画里的飞天，没有翅膀，却凭着一支
笔，飞了一辈子，飞到了千年的宝窟里，
飞到了百姓的心里，飞到了中国艺术史
耀眼的那一页。


